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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兰式的烈士刘胡兰式的烈士
李培真李培真
于建章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榆山后榆山后
那些无名英烈那些无名英烈
林新忠

一

和风煦煦，掠过河滩，栖霞市榆山
后村下河西岸的那片果园，在春风里
洋溢着春草萌发的淡淡清香。谁能想
到，这片孕育着丰收的土地之下，却
沉睡着多位无名抗日烈士。五十载光
阴流转，儿时跟着老师来此扫墓的画
面，依旧清晰如昨。那些牺牲在故乡
土地上的英勇战士，未曾留下姓名，
未曾被党史军史记载，他们的忠魂，
却始终萦绕在榆山后的田野山川，让
人世代铭记。

总想为这些无名英雄做点什么，
让他们的故事被世人知晓，让英魂得
以安眠。正月初一，与父亲谈及此
愿，父亲说：“走，我和你一起去找你
二伯唐义山！”二伯已是 93岁高龄，是
1946 年入党的老党员，谈及那些牺牲
的烈士，老人的目光变得凝重，那些
尘封在记忆里的战斗往事，便在他的
讲述中，渐渐清晰起来。

二

那是 1943 年的春天，胶东大地仍
笼罩在日伪的阴霾之下，榆山后这个
宁静的小村庄，也像栖霞所有的村子
一样被卷入了战争的洪流。一个夜
晚，五百余名八路军战士悄无声息地
进驻村里，村长唐发山挨家挨户安排
住处，八十多户人家，四五百口子，以
最朴素的方式接纳了这支队伍。没人
能说清他们从哪里来，属于哪支队伍，
有人说是转移的被服厂工人，有人说
是干部培训班的学员。队伍里有两百
多名妇女，带着不太多的驮子，满身风
尘，却难掩面颊的坚毅。从衣着穿戴
和人员构成等方面猜测他们并非前线
作战部队。头天半夜进村，第二天天
刚蒙蒙亮，部队便在前河支起铁锅做
饭，金黄的玉米饼子刚出锅，还没等战
士们吃上一口饭，村里外出打探消息
的青年民兵姜义海便急匆匆跑回村，
带来了令人心惊的消息：花地沟泉眼
处发现了日本兵，驻扎在海阳求格村
的日伪军，正朝着榆山后进发。

“花地沟泉眼”离村不过三四公
里，军情紧急，容不得半点迟疑。战士
们紧急集合，一人揣一个饼子、一根大
葱，匆匆向东撤离，大部队马不停蹄地
登上村东塂，沿着“栗蓬沟”往东方急
行。队伍刚到“烂石叉”塂顶山口子的
平滩，离“黑神庵”口子还有几步之遥，
身后的榆山后便传来了动静——日伪
军已然进村，几百人的队伍里，有鬼
子，有伪军，还有被强征赶牲口的壮
丁，他们似乎消息灵通，进村后未作停
留，循着部队的踪迹紧紧追来。

山路崎岖，大部队带着非战斗人
员，行进速度本就不快，眼看日伪军
的马蹄声越来越近，离“黑神庵”不远
的小榆山成了唯一的屏障。那里满是
橛子石，山顶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
硼，是阻击敌人的绝佳位置。危急关
头，部队首长做出了一个别无选择的
悲壮决定：留下一个班，阻击敌人，掩
护大部队撤离。

三

十二名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
留了下来。望着大部队远去的背影，
战士们转身投入战斗。他们一个个握
紧钢枪，攥紧手榴弹，趴伏在小榆山
山顶大石硼之后，目光炯炯地盯着敌
人。转眼工夫，日伪军已经靠近。“叭
叭”几声枪响，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
过来。鬼子骑着高头大马，气势汹汹
地扑向小榆山，一场惨烈的阻击战打
响了。枪声在山谷间回荡，喊杀声、
马蹄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十二名
战士以寡敌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
坚不可摧的防线。

枪声过后，硝烟散尽，村民们回到
村里，才知道那场战斗的惨烈。十二
名战士，无一生还，全部壮烈牺牲。
有人说，战斗打响时，大部队才刚行
至前边的贾家沟村，不过三四里的距
离，这短短几里路，是十二名战士用
生命换来的生机。有人说，这场阻击
战的失利，是因为鬼子骑马绕到了战
士们的身后，形成了前后包抄，前方
有机枪扫射，后方有小炮轰击，战士
们腹背受敌，退路被彻底斩断。附近
村庄的群众自发来到小榆山，眼前的
景象让所有人泪流满面：战士们的遗
体散落在石硼之间，有的刚咽下的饼
子，被枪弹打了出来，还有一位战士，
倒在离战斗地点几百米远的“桥子石”
边上，他一定是在战斗中拼尽了最后
一丝力气。

四

榆山后、帽江家、贾家沟三个村的
干部群众，含泪将烈士的遗体抬回，其
中多位烈士被安葬在榆山后下河西岸
的土地上，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只
有一抔黄土，默默守护着这些无名英
雄。他们是谁的儿子，是谁的丈夫，是
谁的父亲？无人知晓。他们从哪里
来，有着怎样的过往？无人知晓。唯
一能确定的，是他们为了守护家国，为
了掩护战友，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
了这片土地之上。

《中共栖霞地方史》关于 1943 年
仅记载为：1 月，日伪“扫荡”部队经
过连家庄，被民兵诱进雷区，炸死三
名日军。这也说明，1943 年日伪军仍
在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
荡”，可与榆山后那场战斗背景相吻
合。到了 1943 年秋冬，抗日形势开
始好转，年底时日军对胶东的封锁便
被彻底打破，1944 年底，栖霞城宣告
解放。

河岸边的那片无碑墓地，早已被
开垦成了 果 园 ，果 树 成 林 ，硕 果 满
枝，只有脚下的土地，依旧守护着那
些沉睡的英魂。他们生前，用生命
和鲜血保家卫国，在枪林弹雨中挺
身 而 出 ，将 生 死 置 之 度 外 ；他 们 死
后，化作一抔土，滋养着这片他们用
生 命 守 护 的 土 地 。 后 来 人 不 会 忘
记，榆山后不会忘记，他们的故事，
将在乡野间代代相传，他们的忠魂，
将在河畔永存。

在福山城北的盐场村，有一名
刘胡兰式的烈士李培真，她曾任福
山县妇救会会长，积极投身革命，
年仅 30岁时就被国民党顽固派杀
害了。

一

李培真 1913 年出生在村里一
个富裕家庭，自幼聪明、豪爽，对
穷人充满同情心，经常偷拿家里
的点心、糖果，分给穷人家里的孩
子。14 岁在北关小学读书时，她
受到了新民主思想的启迪，带头
穿旗袍、留短发、放小脚，成为妇
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她组织学生参
与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她威望
高，每次游行示威都起到带头作
用。在人群聚集的时候，她便登
高发表抗日演说。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福山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
潮迭起。李培真也参加了福山

“民先”成立的业余救亡歌舞团，
每逢集日，她就和剧团人员一起
到大集上演出。1939 年，她加入
了 共 产 党 的 外 围 组 织 ——“ 民
先”，在堂兄李培庆的影响下，于
1940 年春被时任福山县委组织部
部长王历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被党组织派往厚滋沟小学
任教，化名于敏。

二
1941 年 3 月，胶东反投降战

役后，福山县委县政府公开，于敏
出任县妇救会会长。她大力积极
培养骨干分子，开办了根据地妇女
学习班、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带领
县机关的妇女干部开荒种地，响应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号召。这期
间，于敏还代表组织到五区的北皂
村，筹划成立了福山县第一个妇女
党支部——北皂村党支部（因支部
委员全是女同志）。在工作中，结
识了志同道合的县“各救会”秘书
杨蔼堂，结为伉俪。

1941年 5月，国民党顽固派陈
昱带领残部从莱阳窜至福山，在恶
劣危险的斗争环境下，于敏主动要
求到敌占区开展工作。她装扮成
走亲戚的农妇，来到儒林沟的外祖
母家，以各种机会与贫苦农民接
触，团结教育他们抗日保家园，反
对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

一天，一个排的伪军押着儒林
沟等三个村的农民往县城给日军送
粮。刚走不远，就听到“噼里啪啦”
的枪声和爆炸声，还听到有人喊“八
路打来了”，伪军吓蒙了头，丢下粮
食就逃回县城。这次虎口夺粮，是
于敏在得知伪军送粮的情报后，带
领十几个村的民兵配合区中队，用
土枪、十几枚手榴弹和十几挂放在
水桶里的鞭炮，吓跑了40多个全副
武装的伪军，夺回粮食万余斤。

1942 年秋，于敏在狮子山区
茂芝场生下一个女孩，她把不满
月的孩子寄养在茂芝场妇救会会
长家里。此时日伪军正在实施对
磁山、艾崮山的“拉网合围大扫
荡”，陈昱的特务队也伺机活动在
磁东的村庄田间，偷窥我党的活
动情况和共产党员分布情况。于
敏不畏艰险困苦，带领同志们辗
转工作在吕家沟、黄泥沟、大转村
等 12 个村，并在各个村都成立了
民兵抗日小队。

三

1943 年 1 月 24 日夜，于敏冒
雪从黄泥沟出发到吕家沟村召开
第三组的工作会议。刚出村，她
就发现身后有“尾巴”，不得已，她
只能凭着对地形的熟悉，绕道 50
多 里 ，第 二 天 早 晨 才 到 达 吕 家
沟。会议结束后，同志们都离去
了，她则留下一男一女两名业务
骨干，共同研究布置下一步的对
敌斗争计划。下午 2点左右，忽然
喊声四起、枪声大作，于敏马上意
识到是国民党顽固派陈昱的人马
来了。她认为自己产后身体虚
弱，还患有乳腺炎，如果与同志们
在一起，一定会连累大家。她果
断命令分散突围，让另两名同志
围上头巾、挎着篮子扮作村民，立
即出村，于敏自己躲在一个草垛
里，后不幸被敌人搜出。

国民党福山县保安团司令陈
昱获知共产党的县妇救会会长被
俘，非常高兴，亲自制定审讯方
案，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获得共
产党的情报，邀功请赏。25 日早
晨，于敏被带往大王家祠堂，到了
门口，于敏用手拢了拢头发，整了
整衣襟，从容不迫地跨过门槛走
进祠堂。这时一个 50 多岁、身材
矮胖的男子迎上前来，虚伪地说：

“本人姓陈，名昱，属下有冒犯之
处，请多多包涵！”说完，把于敏引
到旁边一间干净的小房间里，倒
了一杯开水、摆上果盘和点心，随
后拿出一张白纸，妄图诱导于敏
投降，让她声明脱离共产党。陈
昱话音刚落，于敏就把眼前的白
纸 撕 个 粉 碎 ，扔 到 了 陈 昱 的 脸
上。看到于敏如此坚贞不屈，陈
昱就把于敏押到门楼、望远等日
伪控制的地区游街示众。当晚，
于敏被押回祠堂受审，在遭受敌
人的皮鞭抽打、浑身伤痕累累的
情况下，敌人逼问她脱不脱离共
产党，于敏大义凛然地答道：“我
既然加入了共产党，就永远是党
的人！”两个匪徒穷凶极恶地把她
扑 倒 在 地 ，用 钢 锥 猛 扎 她 的 身
体。于敏一声声惨叫，昏死过去。

1月 29日深夜，于敏被押解到
牟城吴家的一处山坡上，与邹瑞云
等几名革命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在后来的福山革命史志中，一直称
于敏为“刘胡兰式的著名烈士”。


